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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技术能手”、有色行业
“岗位技术能手”、有色行业首个
“国家职业技能大师工作室”、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尽管各种
荣誉加身，但是金川集团公司铜
冶炼厂阳极炉工序工序长喻勇从
没觉得自己身怀绝技：“现在的工
艺创新日新月异，没人敢说代表
着最高水平。”

谦虚谨慎，精益求精，这是喻
勇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他钻研
冶金工艺的态度。20 年前，还是
个毛头小伙子的喻勇就连续多次
夺得金川公司青工比武活动中的
转炉“炉长状元”“转炉工状元”，但
是对于潜心研究提升冶炼炉工艺
水平的喻勇来说，“炉医生”“炉保
姆”“炉管家”的称呼更适合他。

“炉医生”：

用心琢磨精研艺
喻勇说，冶炼炉窑里出现的一

个个问题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遇到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心

想解决了就好，没想到随着对冶

金工艺认知的提升，发现的问题
也越来越多，只有在实践中慢慢
摸索。”1991 年，在技校学火法冶
金专业的喻勇毕业后分配到了金
川公司。出乎意料的是，虽然“专
业对口”，但刚一参加工作，喻勇
就发现，他在学校里学的理论知
识在冶炼生产中根本不够用。这
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下定决心，
学习、钻研，补上自己理论和操作
技艺上的空白。

时光荏苒，当年的“菜鸟”经
历一次次的挫败与挑战，终于逐
步成长为业务精英。喻勇告诉记
者，在冶金行业，很多设备的运行
水平受技工的经验和技术影响很
大，有的新手因操作不熟练甚至
会导致故障。技术精湛的喻勇和
他的团队经常受邀去一些民营企
业帮助解决设备故障。“我们去帮
助别人，不是因为一开始就懂这
些，而是这些故障我们也曾遇到
过，有经验了。”喻勇说。

1997 年，由共青团中央、原有
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等单位联合举
办的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技能运动
会上，炼镍出身的喻勇在从未从

事过炼铜工艺的情况下，获得卧式
转炉炼铜理论成绩第一名、实际操
作第七名的好成绩。“并不是因为
什么天赋，冶金技术都是些基础工
艺，除了逐渐积累没有捷径。”说起
钻研技术，喻勇身上有股韧劲儿，

“想要提高，只能用心琢磨”。
2001 年，金川集团公司开创

世界有色冶炼行业先河，在同一
厂房里同时从事炼铜和炼镍，转
炉炼铜工艺成为需要攻克的最大
难题。在熔炼车间老厂房内，喻
勇带领炼镍转炉的几名技术骨
干，从一周期的进热料、加冷料、
投石英、造渣，到精确筛炉，再到
二周造铜期的火焰变化、炉温控
制、终点判断，接连攻克了喷炉、
死炉、过吹等一道道技术难题，终
于吹炼出了第一炉合格粗铜产
品，最终实现了炼铜工艺流程的

“全线贯通”。

“炉保姆”：

精打细算抠实效
近几年，受市场环境影响，有

色行业的效益大幅下滑。“在这种
大环境下，通过改善工艺降低成
本就显得格外重要。”喻勇像是一
个精打细算的保姆，在保证产品
质量的前提下，从操作工艺里为
企业省了不少开支。“只要有心，
总能挖掘到降成本的潜力。”

金川集团炼铜起步晚，最初转
炉的大修周期是 300到 500炉次，
远低于同行业高水平标准。在喻
勇的组织下，集团开展了提高转炉
寿命的探索工作，使转炉大修周期
提高到 1200 炉次的行业高水平。
仅此一项，每年较之前就可节约耐
火材料 1200 多吨，减少材料费用
近1000万元。

以前在粗铜经过阳极炉精炼
的过程中，生产 1 吨铜阳极板需要
消耗 12 公斤左右的固体还原剂。
2015 年，喻勇广泛收集资料，开始
在阳极炉推行“阳极炉自氧化还
原精炼技术”，几个月后，每吨阳
极板的还原剂消耗量下降到 7 公
斤左右。“这个指标基本上是同行
业的平均水平”。喻勇并没有就
此止步，经过反复对比每一炉的
数据，在细微变化中分析潜力，他
将固体还原剂的单位损耗降到了
4 公斤左右。即便这样，对优化工
艺有着近乎偏执追求的喻勇还不
满足，今年以来，在巩固 2015 年
取得成绩的基础上，他又探索在
阳极炉的工艺流程中使用低硫粉
煤替代固体还原剂并取得成功，
让阳极炉还原成本下降幅度达到
90.6%。

“我就是忍不住爱琢磨，总觉
得创新和提升没有尽头。”从以前
的 PS 转炉到现在的阳极炉，在工
友们眼里，喻勇对炉子就像自己
的孩子一样呵护，出产品也像自
己家里过日子一样精打细算。

2015 年 11 月，在实施“自氧
化还原”精炼工艺的基础上，喻勇
在两台阳极炉进一步实施减少透

气砖使用量的实验，并取得关键
性突破，将阳极炉透气砖由原 10
块降低到 5 块，按照 24 万吨阳极
板产能和目前阳极炉寿命情况分
析，一年可至少节约 20块透气砖，
节约材料费用 144.38万元。

“炉管家”：

宽严并济练精兵
随着金川集团铜产业的发展

壮大，掌握当今世界前沿转炉炼
铜工艺，成为工程技术人员肩上
的重任。

多年来，喻勇把所学到的理
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除
了修订完善转炉炼铜、炼镍两套
作业指导书，还总结出《转炉中低
温操作保钴法》《转炉炼铜一、二
周期冷料加入时机与加入量判断
法》，使转炉各班组操作炉长的操
作能力和技术水平有了大幅度的
提升。2011 年至 2014 年，经过几
年实践，喻勇总结提炼出《提升阳
极板产品先进操作法》，被甘肃省
总 工 会 评 为“ 甘 肃 省 先 进 操 作
法”。该操作法的推广实施将阳极
板物理外观合格率提升了 1.2%，
直接创造经济效益456.72万元。

在带徒传技方面，喻勇也展
现出卓越的才能。

年轻的王仁赟是阳极炉的操
作炉长之一。在他眼里，喻勇是
个奇怪的生产管理者。“有时候很
严格，有时候又很宽松。”尽管王
仁赟是阳极炉 8 名操作炉长中最
优秀的，但只要在操作中犯了错
误 ，喻 勇 照 样 毫 不 留 情 ，考 核
问责。

不过，对于一线操作工提出
的技术创新或者优化工艺的想
法，喻勇却显得格外宽松。“只要
是合理，他就会让你放手去试。”
王仁赟告诉记者，前几天，有一炉
阳极板的产品外观不达标，他认
为，这是上一道工序中铜液含硫
过多导致的。王仁赟提出了改进
想法，喻勇立即同意。

面对这样一个新课题，师徒
二人又忙起来了。

金川集团铜冶炼厂阳极炉工序工序长喻勇：

“创新和提升没有尽头”
本报记者 陈发明

“文房四宝”几乎尽人皆知，
而“文房五宝”则知之者甚少，这
第五宝指的就是印泥。而印泥中
真正能称得上“宝”的，首推福建
漳州八宝印泥。

八宝印泥始创于清康熙年间
的 1673 年，乾隆年间成为贡品。
新中国成立后，原本分散的小作
坊被组织起来共同生产，并最终
形成了如今的福建省漳州市八宝
印泥厂。经过世代印泥制作工匠
的传承和发扬，八宝印泥几经波
折，终于牢牢奠定和巩固了行业
龙头的地位，先后被列入“中华老
字号”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也是中国文房四宝协
会认定的“国之宝”之一。

然而，1997 年八宝印泥曾经
陷入困境，八宝印泥厂负债 200
万元，一度濒临倒闭。1998 年，打
小就伴着八宝印泥长大的杨锡伟
临危受命，担任厂长、书记，挑起
了挽救八宝印泥的重担。

“由于管理跟不上，技术出现
偏差，产品质量不稳定，很多书画
家不再信任八宝印泥，我们几乎
被市场抛弃了。”坐在位于漳州闹
市区的八宝印泥大楼“杨锡伟工
作 室 ”内 ，杨 锡 伟 告 诉《经 济 日
报》记者，“考虑到我既懂技术又
熟悉市场和采购，老领导和老师
傅们都鼓励我勇挑重担。我也
觉得，八宝印泥是个老字号，如
果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消失，未
免太可惜了。不过当时压力很大，
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担心干不好
留骂名”。

接任厂长后，杨锡伟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大胆从配方上进行创
新和改进。

“很多人认为一定要坚持古
法工艺才能保证产品的品质，改
进的压力很大。”杨锡伟说，小时

候 ，他 的 邻 居 就 是 八 宝 印 泥 传
人。近水楼台，加上他对印泥浓
厚的兴趣，再加上勤奋好学，杨锡
伟很早就开始学习八宝印泥的制
作。后来到八宝印泥厂后，尽管
做的是销售，他还是积极参加学
习小组，跟着厂里的老师傅继续
专研印泥调制。丰富的制作经验
和销售经验让杨锡伟开始反思传
统工艺中不完美的地方，并开始
尝试创新。

蓖麻油是印泥制作的主要原
料之一。而在更早的时候，更多
的手工艺人采用的是浓缩油，印
泥的色泽太过浓重。经过大量的
尝试，他逐渐炮制提炼出较为稀
释的油，印泥的色泽得到了很大
的改善，品质也得以提高。

过去八宝印泥产品系列少，
品种单一，市场也有限。因此，杨
锡伟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努力开发
新品种、开拓新市场，他的思路是
横向纵向一同开拓。所谓横向发
展就是在传统红色印泥的基础上
开发出黄、绿、蓝、棕、紫等彩色印
泥，而纵向发展则意味着拉开产
品的档次，构建起高、中、低等完
善的产品体系。如今，最高档的
印泥市场价已经达到每克 30 元，
深受市场好评。

此外，杨锡伟认为，传统包装
单一、简陋，难以满足消费者需
求，因此他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大
胆革新包装，在原有青花瓷盒的
基础上，引进了龙泉瓷盒等多种
款式。而后，他还尝试利用漳州
特有的华安九龙壁玉，制成既美
观又有工艺价值和收藏价值的印
泥盒，这也成为目前印泥市场上
的新宠。

杨锡伟拿起一个九龙壁玉包
装的印泥盒，翻过来指着底部镂
刻的农历年标记告诉记者：“有了

年份标记，几百年后的收藏家就
可以通过生产年份摸清现在八宝
印泥的脉络，所以八宝印泥的收
藏家越来越多，也算是打开了一
个新的市场吧！”

在大胆创新的同时，杨锡伟
深知，作为一个传承 300 多年的
老字号，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更
改的，精华的东西必须坚持，不能
走样。

一方面，八宝印泥的生产一
直坚持采用传统工艺和传统工
具，完全手工操作，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产品的品质。“捣印泥是
一个基本工序，别看一直不停地
捣，其实是有技巧的，力度太大，
容易捣烂艾草，艾草一烂，印泥的
弹性就会降低；力度太小，又达不
到黏度要求。有时还得不停变换
力度，机器是远远做不到的。”杨
锡伟介绍说，“印泥的制作还对天
气要求很高，只有在合适的天气、
湿度、温度下，才能生产出理想的
印泥。因此天气不合适的时候我
们决不生产，不容产品质量出现
任何瑕疵”。

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印泥的
品 质 ，还 必 须 坚 持 采 用 上 等 材
料。八宝印泥由珍珠、玛瑙、麝
香、琥珀等珍稀药材及蓖麻油、朱
砂、艾绒等 20 多种原材料调制而
成，这也是八宝印泥优于其他印
泥的独特之处。“即使在厂子最困
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降低对原
材料的要求，更没有像一般印泥
厂家一样采用任何化学材料。我
们所采用的材料都是品质最好
的，如蓖麻油一定要用 10 年以上
的陈油，艾草则只选用龙岩出产
的 10厘米以上的。”杨锡伟还自豪
地告诉记者，八宝印泥是全行业
惟一真正含金箔的印泥，所有金
箔都是纯金打造。

“品重珍珠”——孙中山先生
的这一高度评价，无疑是八宝印
泥优秀品质的真实写照，也代表
着杨锡伟和八宝印泥全厂职工永
不褪色的技艺传承精神和追求。

在强烈的责任感和大胆的创
新精神支撑下，经过 10年的努力，
杨锡伟终于带领全厂职工走出了
低谷，到 2008 年，所有债务终于
还清，工厂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
道。八宝印泥也浴火重生再次走
向辉煌，再度成为书画名家的不
二之选，并成为印泥行业惟一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的品牌，市场份额占到了全行
业的四分之一。

“每每看到一些传统技艺的

消失，我总感到非常痛心。成为
八宝印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后，觉得肩上的责任更加
巨大了。只有永葆工匠本色，才
能确保八宝印泥永不褪色。”谈起
未来，杨锡伟告诉记者，印泥属于
小 众 产 品 ，全 国 市 场 容 量 只 有
2000 万元左右，发展受到诸多制
约。因此，厂里现在一方面计划拓
展文化产业，只有工厂拥有稳定的
效益才能实现技艺的传承和发展；
另一方面，也着手培养下一代传承
人，只有合格的传承人才能让这一
传统技艺长久发扬下去。

“现在找到满意的传承人了
吗？”听到记者的问题，52岁的杨锡
伟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八宝印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锡伟：

品重珍珠 永葆本色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图为喻勇（左）在阳极炉前与操作炉长交流。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图为杨锡伟正在制作印泥

。
本报记者

薛志伟

摄

1982 年出生的王渊有一长串的头
衔：贵州电网公司遵义市郊供电局新蒲
供电所副所长、贵州省遵义市原创音乐
协会会长、遵义“奘乐队”吉他手。他的
脑海里有许多关于工作的新奇构想，也
有许多音符在碰撞。

老职工余廷强来新蒲供电所 16 年
了。和他相比，才来这里工作一年的副
所长王渊是个“新”员工。可就在这一年
里，王渊发现抄表工作大有改进空间。
比如，以前抄表，抄表员得爬到电线杆上
去，又累又不安全，可用了绝缘杆后，抄
表员在地面上就能进行操作，劳动强度
大大降低。

这不，余廷强要去抄表了。只见他
拿起一根绝缘杆、一个抄表器就出门
了。“以前带脚扣，保险带，还要填写操作
票，现在就简单多了。”57 岁的余廷强，
对手上的抄表器相当满意，记者还没有
瞅个明白，他就把电量抄好了。

2014 年 12 月，王渊调到新蒲供电
所工作。新蒲是遵义市城市化东扩的重
要战场，线路改迁频繁，工作压力很大。
该所 6 个人要抄 368 个台变的关口计
量，一般需要 6 到 7 天时间，中间的时间
差造成的电量差异非常大。“降线损，先
得有准确清晰的电量来作比较。”王渊告
诉记者，必须在抄表对时上下功夫，才能
知道不同线路的线损到底有多少。

“抄表器上自带红外功能，但只是用
来检测的，不能读取数据，于是我就想从
这里突破。”王渊联系了广州的厂家，厂
方的技术人员告诉他“应该可以”，还把
测试程序发给王渊。

在图书馆、互联网上学习了一个月
后，王渊研制出了红外抄表器。就是这
个改进，让抄表的速度大大加快，变电
站、10 千伏线路、台变用多少电，一清二
楚，为管理降损提供了精确的数据。

统计显示，截至 2015 年 10 月，新蒲
供电所的线损异常台区从 185 台降到了
35台，综合线损从 11.44%降到 5.75%。

最让新蒲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们通
过这个抄表神器，纠正了一个变电站计
量关口的错误。

2015 年 3 月，工作人员在检查红机
线的时候，发现该条线路在高峰时线损
超过 30%。连续跟踪检查 3 个月后，王
渊向主管部门提出，派人查看变电站的
计量装置。很快，遵义供电局计量中心
的技术人员来了，但没有检查出问题。
可王渊不信邪。他又带领员工反复核查
线路，而后确定还是变电站的问题。果
然，这一次，市局技术人员发现，问题就
出在变电站计量装置上。

统计显示，在检查红机线的过程中，
市局通过红外抄表技术数据进行分析，
检查出部分用户窃电和计量接线错误，
追回电量约 30 万千瓦时，与变电站追回
的电量一起，一共补计了 180 万千瓦时
的电量。

王渊告诉记者，今年，新蒲供电所的
工作重点是“三个 100”，即营销系统、生
产系统、现场必须数据 100%统一，这是
贵州电网创先工作在基层的延续。

“三个 100”的前提是必须做到图实
相符，王渊又开始动起了脑子：如果在每
个电线杆下放一个手机卡，进行 GPS 定
位，是不是就可以在电脑上把每个位置
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单线图呢？这样无
论是抢修还是例行检查，都可以大大增
加可控性与精确度。

想法有了，王渊立刻开始实验。初
步结果并不让人满意。他发现，手机的
GPS 定位效果并不好，毕竟是民用数
据，精确度不够高，有几十米的偏差。

于是，王渊又想到，可以在手机上开
发一个 APP 代替移动作业终端，把一些
日常工作放在手机平台上来做。比如，
新蒲供电所每月要换 40 只电表，根据
现在的流程，工作人员要到现场拍照，
把各种数据存底，然后把图片打印出
来，作为资料存档。“如果设计一个手机
APP，就可以在现场把资料拍了存到云
端，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调取查阅，那可
方便多了。”

“别看我们供电所的工作特别传统，
但依旧有着不小的改进余地。尤其是在
今天，移动互联时代已经到来，如何利用

‘互联网+’对业务进行改进，是我最关
心的事情。”王渊告诉记者，工作于他而
言与他酷爱的摇滚没有太大的区别。每
每出现一个新奇的想法，他都会兴奋甚
至亢奋，一定要自己动手试上一试。就
像他听到新奇的乐曲，一定会想方设法
演奏出来。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王渊已经
略显疲惫。他说，自己已经加班一天一
夜了。不过，说起自己的梦想，王渊的眼
睛又亮了起来：“我想做‘云上供电所’，虽
然现在听着还有点远，不过我有信心。”

供电所里的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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